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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贾平凹：在会议结束时，*总书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还问我*近有没有新作，我说刚
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他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内容简介

“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收录作者1973年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其中
分为短篇卷四卷，中篇卷六卷，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
集，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作品集用“倒叙”的方式给读
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

作者简介

贾平凹，1952年生，陕西省丹凤县人。陕西作协主席，中国书协会员，当代著名作家。
贾平凹使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奇才，别誉为“鬼才”。他是当代中国一位*叛逆
性、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失策的为数不多的著
名作家之一。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都有经典之作广为流传。其作品
曾多次问鼎国内国际文学奖项，不仅在我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而且得到了不同民族文
化北京的专家学者和读者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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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口
从西安要往商州去，只有一条公路。冬天里，雪下着，星星点点，车在关中平原上跑两
个钟头，像进了三月的梨花园里似的，旅人们就会把头伸出来，用手去接那雪花儿取乐
。柏油路是不见白的，水淋淋的有点滑，车悠悠乎乎，快得像是在水皮子上漂；麦田里
雪驻了一鸡爪子厚，一动不动露在雪上的麦苗尖儿，越发地绿得深。偶尔里，便见一只
野兔子狠命地跑窜起来，“叭”的 一声，兔子跑得无踪无影了，捕猎的人却被枪的后坐
力蹬倒在地上，望着枪口的一股白烟，做着无声的苦笑。
车到了峪口，嘎地停了，司机跳下去装轮胎链条；用一下力，吐一团白气。旅人们都觉
得可笑，回答说：要进山了。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那是青的石，绿
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银的鱼；进山不空回，一定要带点什么纪念品回来：
一颗松塔，几枚彩石。车开过一座石桥，倏忽间从一片村庄前绕过，猛一转弯，便看见
远处的山了。山上并没有树，也没有仄仄的怪石，全然被雪盖住，高得与天齐平。车开
始上坡，山越来越近，似乎要一直爬上去，但陡然路落在沟底，贴着山根七歪八拐地往
里钻，阴森森的，冷得入骨。路旁的川里，石头磊磊，大者如屋，小者似斗，被冰封住
，却有一种咕咕的声音传来，才知道那是河流了。山已看不见顶，两边对峙着，使足了
力气的样子，随时都要将车挤成扁的了。车走得慢起来，大声地吭吭着，似乎极不稳，
不时就撞了山壁上垂下来的冰锥，嚯啷啷响。旅人都惊慌起来了，使劲地抓住扶手，呼
叫着司机停下。司机只是旋转方向盘，手脚忙乱，车依然往里走。
雪是不下了，风却很大，一直从两边山头上卷来，常常就一个雪柱在车前方向不定地旋
转。拐弯的地方，雪驻不住，路面干净得如晴日，弯后，雪却积起一尺多深，车不时就
横了身子，旅人们就得下车，前面的铲雪，后面的推车，稍有滑动，就赶忙抱了石头垫
在轮子下。旅人们都缩成一团，冻得打着牙花；将所有能披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披上了，
脚腿还是失去知觉，就咚咚地跺起来。司机说：
“到黑龙口暖和吧！”
体内已没有多少热量，有的人却偏偏要不时地解小手。司机还是说：
“车一停就是滑道，坚持一下吧，到黑龙口就好了。”
黑龙口是什么地方，多么可怕的一个名字！但听司机的口气，那一定是个最迷人的福地
了。黑龙口
从西安要往商州去，只有一条公路。冬天里，雪下着，星星点点，车在关中平原上跑两
个钟头，像进了三月的梨花园里似的，旅人们就会把头伸出来，用手去接那雪花儿取乐
。柏油路是不见白的，水淋淋的有点滑，车悠悠乎乎，快得像是在水皮子上漂；麦田里
雪驻了一鸡爪子厚，一动不动露在雪上的麦苗尖儿，越发地绿得深。偶尔里，便见一只
野兔子狠命地跑窜起来，“叭”的 一声，兔子跑得无踪无影了，捕猎的人却被枪的后坐
力蹬倒在地上，望着枪口的一股白烟，做着无声的苦笑。
车到了峪口，嘎地停了，司机跳下去装轮胎链条；用一下力，吐一团白气。旅人们都觉
得可笑，回答说：要进山了。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那是青的石，绿
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银的鱼；进山不空回，一定要带点什么纪念品回来：
一颗松塔，几枚彩石。车开过一座石桥，倏忽间从一片村庄前绕过，猛一转弯，便看见
远处的山了。山上并没有树，也没有仄仄的怪石，全然被雪盖住，高得与天齐平。车开
始上坡，山越来越近，似乎要一直爬上去，但陡然路落在沟底，贴着山根七歪八拐地往
里钻，阴森森的，冷得入骨。路旁的川里，石头磊磊，大者如屋，小者似斗，被冰封住
，却有一种咕咕的声音传来，才知道那是河流了。山已看不见顶，两边对峙着，使足了



力气的样子，随时都要将车挤成扁的了。车走得慢起来，大声地吭吭着，似乎极不稳，
不时就撞了山壁上垂下来的冰锥，嚯啷啷响。旅人都惊慌起来了，使劲地抓住扶手，呼
叫着司机停下。司机只是旋转方向盘，手脚忙乱，车依然往里走。
雪是不下了，风却很大，一直从两边山头上卷来，常常就一个雪柱在车前方向不定地旋
转。拐弯的地方，雪驻不住，路面干净得如晴日，弯后，雪却积起一尺多深，车不时就
横了身子，旅人们就得下车，前面的铲雪，后面的推车，稍有滑动，就赶忙抱了石头垫
在轮子下。旅人们都缩成一团，冻得打着牙花；将所有能披在身上的东西全都披上了，
脚腿还是失去知觉，就咚咚地跺起来。司机说：“到黑龙口暖和吧！”
体内已没有多少热量，有的人却偏偏要不时地解小手。司机还是说：
“车一停就是滑道，坚持一下吧，到黑龙口就好了。”
黑龙口是什么地方，多么可怕的一个名字！但听司机的口气，那一定是个最迷人的福地
了。
车走了一个钟头，山终于合起来了，原来那么深的峡谷，竟是出于一脉，然而车已经开
上了山脉的最高点。看得见了树，却再不是那绿的，由根到梢，全然冰霜，像玉，更像
玻璃，太阳正好出来，晶亮得耀眼。蓦地就看见有人家了，在玻璃丛里，不知道屋顶是
草搭的，还是瓦苫着，门窗黑漆漆的，有鸡在门口刨食，一只狗忽地跑出来，追着汽车
大跑大咬，同时就有三两个头包着手巾的小孩站在门口，端着比头大的碗吃饭，怯怯地
看着。“这就是黑龙口吗？”
旅人们活跃起来，用手揉着满是鸡皮疙瘩的脸，瞪着乞求的眼看司机。有的鼻涕、眼泪
也掉下来，咝咝地吸气，但立即牙根麻生生地疼了，又紧闭了嘴唇。可是，车却没有停
，又三回两转地在山脉顶上走了一气，突然顺着山脉那边的深谷里盘旋而下了。那车溜
得飞快，一个拐弯，全车人就一起向左边挤，忽地，又一起向右边挤。路只有丈五宽窄
，车轮齐着路沿，路沿下是深不见底的沟渊，旅人们“啊啊”叫着；把眼睛一齐闭上，
让心在喉咙间悬着⋯⋯终于，觉得没有飞机降落时的心慌了，睁开眼来，车已稳稳地行
驶在沟底了。他们再也不敢回头看那盘旋下来的路，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司机，好像他
是一位普救众生的菩萨，是他把他们从死亡的苦海里引渡过来的。
旅人们都疲乏了，再不去想那黑龙口，将头埋在衣领里，昏昏睡去了。但是，车嘎地停
了，司机大声地说：“黑龙口到了，休息半小时。”
啊，黑龙口！旅人们永远记着了，这商州的第一个地方，这个最神圣的名字！
其实，这是个小极小极的镇子。只有一排儿房舍，坐北向南，房是草顶，门面墙却尽是
木板。后墙砌着山崖，门前便是公路，公路下去就是河，河过去就是南边的山，街房几
十户人家，点上一根香烟吸着，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可走三个来回。南北二山的
沟洼里，稀落着一些人家，都是屋后一片林子，门前一台石磨。河面上还是冰，但听不
见水声，人从冰上走着，有人凿了窟窿，放进一篮什么菜去，在那里淘着，淘菜人手冻
得红萝卜一样，不时伸进襟下暖暖，很响地吸着鼻子，往岸上开来的车看。冰封了河，
是不走桥了，桥是两棵柳树砍倒后架在那里的，如今拴了几头毛驴，像是在出卖，驴粪
屙下来，捡粪的老头忙去铲，但已经冻了，铲在粪筐里也不见散。
街面人家的尽西头儿，却出奇地有一幢二层楼，一砖到顶，门窗的颜色都染成品蓝，窗
上又都贴着窗花，觉得有些俗气：那是这里集体的建筑，上层是旅社，下边是饭店；服
务人员是本地人，虽然穿着白大褂，但都胖乎乎的，脸上凸着肉块，颧骨上有两块黑红
的颜色。饭店的旁边，是一个大栅栏门，敞开着，便是车站，站场很小，车就只得靠路
边停着。再过去是商店，粮站，对着这些大建筑，就在靠河边的公路上，却高高低低搭



起了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有柿子、核桃、苹果、栗子、鸡蛋
、麻花⋯⋯闹闹嚷嚷，是黑龙口最繁华热闹的地面了。
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有做生意的。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
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因为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都是九点到这里歇着，从商州各县
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
小幺零什山货俱全。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那
里抢骨头了。
车一辆辆开来了，还未停稳，小贩们就蜂拥而至，端着麻花，烧饼，一声声在门口、窗
下叫喊。旅人们一见这般情形，第一个印象是服务态度好，就乐了。一乐就在怀里摸钱
，似乎不买，有点不近情理了。
司机是冷若冰霜的，除非是那些山羊、野鸡、河鳖一类的东西，才肯破费。他们关了车
门，披着那羊皮大衣，扑扇扑扇地往大楼饭店里走去了，一直可以走进饭店的操作室，
与师傅们打着招呼，一碗素面钱能吃到一碗红烧肉。等抹着油光光的嘴出来的时候，身
后便有三四人跟着，那是饭店师傅们介绍搭车的熟人。
旅人们下了车，有的已经呕吐，弄脏了车帮，自个去河边提水来洗。这多是些上年纪的
女人，最闻不惯汽油味，一直拿手巾搭了鼻子嘴儿，肚子里已经吐得一干二净，但食欲
不开，然后蹲在那里，做短暂的休息。一般旅人，大都一下车就有些站不稳了，在阳光
地里，使劲地跺脚，使劲地搓手。那些时兴女子，一出站门，看着面前的山，眉头就挽
上了疙瘩，但立即就得意起来了，因为她们的鲜艳，立即成了所有人注目的对象。她们
便有节奏地迈着步子，或许拍一下呢子大衣，或许甩一下波浪般的披发，向每一个小摊
贩前走去。小贩们忙怯怯地介绍货物，她们只是问：“多少钱？”“好吃吗？”但那小
吃，她们说不卫生，只是贪那土特产：核桃，栗子，三角钱一斤，她们可以买一大提兜
。末了，再抓一把放进去，卖主也不计较，因为她们是高贵的女子，买了他们的东西，
也是给他们赏脸，也是再好不过的生意广告：瞧，那么贵气的人都买我的货呢！即使她
们不多拿，他们也要给她们一些额外呢。
但是，别的买者却休想占他们的一点便宜。他们都不识字，算得极精，如果企图蒙他们
，一下子买了那么多的东西，直追问：“一共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是歪了头，一语
不发，嘴唇抖抖的，然后就一扬脸说个数儿来，你就是用笔在纸上再演算一通，一分儿
也不会差错。
人们买了小吃小物，就去食堂了。大楼饭店里只卖馍、菜和荤面。面很黑，但劲很大，
在嘴里要长时间地嚼，肉却是大条子肉，白花花地令人生畏。城里人讲究吃瘦肉，便都
去吃门外的私人饭菜了。
紧接着的是两家私人面铺，一家卖削面，大油揉和，油光光的闪亮，卖主站在锅前，挽
了袖子，在光光的头上顶块白布，啪地将面团盘上去，便操起两把锃亮柳叶刀，在头上
哗哗削起来：寒光闪闪，面片纷纷，一起落在滚汤的锅里。然后，碗筷叮当，调料齐备
，面片捞上来，喊一声：“不吃的不香！”另一家，却扯面，抓起面团，双手扯住，啪
啪啪在案板上猛甩，那面着魔似的拉开，忽地又用手一挽，又啪啪直甩，如此几下，哗
地一撒手，面条就丝一般，网状地分开在案上。旅人在城里吃惯了挂面，哪里见过这等
面食，问时，卖主大声说道：“细、薄、光；煎、酸、汪。”
细薄光者，说是面条的形；煎酸汪者，说是面条的味。吃者一时围住，供不应求。
那些时兴女子是不屑这边吃面条的，她们买了熟鸡蛋，坐在大楼饭店里买了馍夹着吃，
但馍掰开来，却发现里边有个什么东西，一时反了胃，拿去和服务员论理：



“这馍里有虱子！”“虱子？”“就是虱子！”
“你想想，冬天里起面，酵子发不开，在炕上要用被子捂，能不跑进去一两个虱子？”
时兴女子们一时恶心，赶忙捂了口，也不要馍了，也不索退钱，唾着唾沫一路出去了。
面食铺里，还是围了一堆人，都吃得满头大汗，一边吃，一边夸着，一边问卖主：
“是祖传的？”“当然啰。”“卖了半辈子了？”“半年吧。”“半年？”
“可不！你是才到商州的吗？要不是新政策下来，我要卖面，寻着上批判会吗？那阵儿
，你要吃吗，对不起，就去那楼里饭店里吃虱馍吧。”
“那饭店真糟糕，怎么会干出那事！”“快啦，出不了一个月，他们就得关门了。”
“早早就应该关门！”
“那么容易？那都是公社、大队干部的儿子、儿媳、小舅子哩。”
卖主说着，便不说了，对着一个走过来的瘦个子人叫道：“吃不？来一碗！”
那人说是去买油，晃了一下碗，却看着锅里的面条。但卖主终未给他吃，瘦个子走了。
“你只卖嘴，光说不盛。”旅人们说。
“知道吗？这是我们原先的队长大人，如今分了地，他甭想再整人了，在别人，理也懒
得理呢。”
那瘦个子去远处的卖油老汉那儿，灌了半斤油，油倒在碗里，他却说油太贵，要降价，
双方争吵起来，他便把油又倒回油篓，不买了。接着又去买一个老太婆的辣面子，称了
一斤，倒在油碗里，却嚷道辣面子有假，掺的盐太多，不买了，倒回了辣面子。卖面食
的这边看得清清楚楚，说：
“瞧，他这一手，回去刮刮碗，勺里一炒，油也有了，辣子也有了。”
“他怎么是这种吃小利的人？”
“懒惯了，如今当干部没滋润，但又不失口福，能不这样吗？”
旅人们便都哈哈笑起来了。
在黑龙口待了半小时，司机按了喇叭：车子要走了。旅人们都上了车，车上立时空间小
起来，每人都舒展了身子，又大包小包买了东西，吵吵嚷嚷坐不下去，最后只好插木楔
一般，脚手儿不能随便活动了。车正要发动，突然车站通知，前边打来电话，五十里外
的麻街岭，风雪很大，路面塌方了几处，车不能走了，得在黑龙口过夜，消息传开，旅
人们暗暗叫苦，才知道黑龙口并不是大平川的第一个镇子，而下边还要翻很高很高的麻
街岭。
小商小贩们大都熄火收摊，准备回家去了，知道消息后，却欢呼雀跃，喜欢得跑来拉旅
人：“到我们家去住吧，一晚上六角钱，多便宜呢！”
旅人们却只往大楼旅社去，但那里住满了，只好被小商小贩们纠缠着，到一家家茅草屋
去了。
住在公路边的人家里，情况没有多大出奇，住在山洼人家的旅人，却大觉新鲜了。从冰
冻的河面上一步一步走过去，但无论如何，却上不到那门前的小路上去，冰冻成了玻璃
板，一上去就滑倒了。那些穿高跟鞋的女子就呜呜地哭。平日傲得不许一个男子碰着，
如今无奈，哭过一通，还是被这些粗脚大手的山民们扶着、背着上去，她们还要用手死
死抠住他们的胳膊，一丝儿不肯放松。男性旅人们，则是无人背的，山民们会在旁边扯
下一节葛条，在鞋底上系上几道。这果然趴滑，稳稳走上去了，于是他们才明白了上山
时司机为什么要在轮胎上拴链条。
到了门前，家家都是有一道篱笆的，但不是城里人的那种细竹棍儿，或是泥杆儿，全是
碗口粗的原木桩，一根一根，立栽着。一只狗忽地扑出来，汪汪大叫，主人喊一声，便



安静下来，给你摇起尾巴。屋里暗极了，锅台、炕台，四堵墙壁，乌黑发亮。炕上的被
窝里蠕蠕动的，爬下来了，原来是个年轻的媳妇，在炕上出黄豆芽菜。见客进门，忙将
唾沫吐在手心，使劲抹那头上的乱发，接着就扫地，就拍打炕沿上的土，招呼着往羊皮
褥子上让座。
屋里并不暖和，主人就到后坡去，在雪窝里三扒两拉，拖出几节木头来，拿了一把老长
的木把斧头，在门槛上劈起来。旅人大为可惜，说这木头可以做大立柜，做沙发架，主
人只嘿嘿地笑，几下劈成碎片，在炕口前一个大坑里烧起来了。火很旺，屋里顿时热烘
烘的，屋檐上的冰锥往下滴着水儿。
夜里睡在炕上，是六角钱，若再掏一元，可以包吃包喝，尽你享用。那火炕边，立即会
煨上柿子酒，烤上拳头大的洋芋。一个时辰后，从火里刨出来，一剥开皮，一股喷鼻香
味，吃上两口，便干得喉咙发噎，须主人捶一阵后背，千叮咛万叮咛慢慢来吃。吃毕洋
芋，旅人们已经连连打嗝儿了，主人就取了碗来，盛满柿子酒让你。你一开始说不会喝
，也就罢了，若接住了，喝了一碗，必要再喝二碗。柿子酒虽不暴烈，但一碗下肚，已
是腹热脸红，要推托时，主人会变了脸，说你看不起他。喝了二碗，媳妇又来敬酒，她
一碗，你一碗，你不能失了男子汉的脸面，喝下去了，你便醉了八成，舌头都有些硬了
。
天黑了，主人会让旅人睡在炕上，媳妇会抱一床新被子，换了被头，换了枕巾。只说人
家年轻夫妇要到另外的地方去睡了，但关了门，主人脱鞋上了炕，媳妇也脱鞋上了炕，
只是主人睡在中间，作了界墙而已。刚睡下，或许炕头上的喇叭就响了，要么是叫主人
去开分地包产会，要么是主人去开党员生活会，主人起来了，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末了
把油灯点着。他要出门，旅人也醒了，赶忙就起来穿衣。主人说：“睡你的，我开完会
就回来。”旅人肯定要说出什么话来，主人用眼光制止了。
“你是学过习的？”主人要这么说。“学过习的？”旅人疑惑不解。
主人便将一条扁担放在炕中间。旅人明白了，闭了眼睛睡觉。那灯耀得睡不着，媳妇不
去吹，他也不敢动身去吹，灯光下，媳妇看着他，眼睛活得要说话。旅人就赶忙合上眼
，但入不了梦，觉得身上有什么动，伸手一摸，肉肉的，忙丢进炕下的火坑，轻轻地“
叭”了一声。一个钟头，炕热得有些烫，但不敢起身，只好翻来覆去，如烙烧饼一般。
正难受着，主人回来了，看看炕上的扁担，看看旅人，就端了一碗凉水来让你喝。你喝
了，他放心了你，拿了酒又让你喝，说你真是学过习的人。你若不喝，说你必是有对不
起人的事，一顿好打，赶到门外，你那放在炕上的行李就休想再带走。重新睡下了，旅
人还是烙得不行。主人会将一页木板垫在褥下，你就会睡得十分地舒服。但到黎明炕便
要凉了，凉得像一块冰，需得起来穿了衣服再睡不可。
天亮起来，旅人便像亲人一样被招待了，你问那猪圈墙上，为什么画那么多白灰圈儿？
他会告诉说，冬天狼多，夜里常来叼猪，但却最怕这白圈儿，夜里没有听到狼嗥吗？旅
人说未听见，可能是睡得太死了。他就会又说，夜里出来解手，常会遇见这东西的，它
会装着妇人的哭声呢。旅人听得直吐舌头，说冬天在这里投宿真不是轻松事。主人便又
说，夏天的夜里那才怕人呢，半夜里，床下有吱吱声，一揭褥子，下边便有一条彩花蛇
的。旅人吓得噤了声，主人却说：“没事，抓起来从窗口甩出去就是了。”接着嘿嘿一
笑，好像随便得很。
如果雪还在下，如果前边的麻街岭路还没有修起，旅人们就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了。那么
，主人们就会领你夜里去放狐子药。天明去收药，或许，只能见到狐子的脚印，还有的
是狐子竟将那用鸡皮包裹的烈性炸药轻轻用土埋了，但常常是会收获到被炸死的狐狸的



。一起拿回来，将皮剥下，吃肉是没了问题，就是旅人看中了那狐皮，一阵讨价还价，
生意也便做成了。“你带有书吗？”
他们老是这么问。一旦知道你是带了书的人，就如何缠住你，要以狐皮换书，他们就会
去叫来小弟小妹，儿子，女儿，翻你的书捆。孩子们最喜爱高考复习资料书，一换到手
，就拿到火炕边入迷地读了。
清早起来随便往每个人家里走走，就会发现那晚辈的人和他们的父老不同：老一辈人爱
土地，小一辈人最恋书。小的全不穿大裆裤，不扎裹腿，不剃光头，都一身咔叽，上衣
口袋里插一支钢笔，早晚还要刷牙，一嘴的白沫。做父母的就要对旅人说：
“赶明日路通了，你们把这干净鬼也带去吧！”说完，就做个谑笑，又说：
“刷刷就是了，那嘴里有屎吗？快去看你的书，只要好好学，我们养你一辈子也行，若
做样子，就收拾了，帮我去卖些吃喝，一天也可赚四元五元哩！”
旅人已经和这里山民交上朋友了，什么话也就能说得来了。
“你们脚上的皮鞋走路不绊石头吗？”“城里的路没有石头。”
“真好，半年都穿不烂哩。”“能穿二三年的。你们也可以穿嘛。”
“怕脚带不动。赶明日到了县上，该买台收音机了。”“你们口袋里真有钱哩。”
“有什么呀，只是手上活泛些了。”说到这儿，他们就神秘起来，俯过身要问：
“你们在城里，离政策近，说说，这政策不会变了吧？”“变不了啦！”“真的？”
“真的！”
他们就唠叨起来，说这黑龙口是商州最贫困的地方，过了麻街岭，沿川下去，那里才叫
富呢，麦里秋里收得好，副业也多，赚钱的门路多哩。
“我们这穷地方，还要好好干几年，要不你们城里人来，光笑话我们了。”
从山沟下来，路过冰冻的河，又会碰见那个捡粪的老汉了。谈开来，他说他是个孤老，
在公路边修了四个厕所，专供旅人们用的。那粪池十天半月就满了，他便出售给各家，
八分钱一担。光这一样收入，就够他花费了，老汉很乐观，和旅人谈得投机，见一媳妇
抱了小孩过来，就把小孩撑在手上，让立楞楞，然后逗弄小孩的小牛牛，说：
“小子，好好长！爷爷这辈子是完了，就看你们了，噢！”
他乐滋滋笑着，逗弄着，惬意得像喝了一罐子醇美的酒，眼里是几分感慨，几分得意，
又几分羡慕和嫉妒。有好事的旅人忙用照相机摄了这镜头，说要给这照片题名“希望”
。
麻街岭的路终于修通了。旅人们坐车要离开了，头都伸出车窗，还是一眼一眼往后看着
这黑龙口。黑龙口就是怪，一来就觉得有味，一走就再也不能忘记。司机却说：
“要去商州，这才是一个门口儿，有趣的地方还在前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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